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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其一# 境界

野柳，是台湾极负盛名的地质公
园。岩石经过了千百年的侵蚀与风化，
变出了许多引人发噱的形状，诸如：
女皇岩、烛台岩、姜石岩、棋盘岩、
蜂窝岩、壶穴岩，等等，惟妙惟肖。

站在狭长的海岬上，听到一对夫
妻争执不休。
为一只“仙女鞋”而吵。
女的啧啧惊叹：“十足相像，真是

太神奇了！”
男的说：“一点都不像嘛，太

牵强了。”
女的说：“怎么不像呢？你

看，鞋面、鞋跟，清清楚楚！”
男的说：“你别人云亦云了，

形状那么模糊，哪有半分鞋子的
影子！”
女的叹气说道：“唉，你怎

么一点想像力也没有！”
男的生气了，提高了声调：

“别人穿凿附会，你却照单全收，
脑子呢，在哪里？”
我听着，莞尔。明明是赏心

悦目的旅行嘛，两人却为了一块
石头像不像一只鞋子而搞得剑拔弩张。

很年轻时，游野柳，也像他们一
样，拿着旅游指南，一块块岩石仔仔
细细地辨认，有时，觉得不像，还绕
着奇岩转来转去，设法找出一个可以
令我认同的角度。然而，在生活中经
历过风与浪之后，便悟出了随遇而安
的道理。

现在，重游野柳，心情像
云。随意走，随意看，我看它像
什么，它便像什么；就算什么都
不像，它自身展现的，便是一种
自然的美。

原来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竟是人生一种新的境界。

其二# 木雕盒子

在斯里兰卡的名胜地狮子岩，有
个瘦子向我兜售木雕品———雕成一部
书的形状，沉甸甸的，手工极为精细。
瘦子说：“你打开来看看。”
我左推右挪，上按下掀，翻来覆

去地试，硬是开不了。
瘦子露出得意的笑容，接了过去，

说：“你仔细瞧啦！”
只见他用拇指使劲推左下角的小

方块，向下压、向右转，之后，朝外

拉，如此九曲十三弯之后，暗门霍然开
了，啊，原来是一个以书本为幌子的首
饰盒子耶！
瘦子说：“把你最珍贵的首饰收在里

面，万无一失耶！”
说完，又递给我，嘱我再试。
这盒子，设计得实在太精密太细致

了，我一试再试，都无法打开。
还给他，微笑地说：“你这盒子，

只适合装一样东西。”
他懵懵然地问：“装什么？”

我淡淡地应：“秘密。”
嘿嘿，如果也能把满天飞舞

的流言、恶语、是非、诽谤，通
通锁在里面，不就天下太平了
吗？

其三# 鬼

阿嫣和家人到欧洲旅行，下
榻法国古堡。最近，在聚会上大
谈古堡遇鬼记。
她绘声绘影：“明明没有其

他住客，可是，四面墙壁都有叩
击的声音；半夜，有草绿色的影
子飘来飘去，阴森森的，好像要
来索命；还有哪，我们的行李

箱，原本关得严严的，早上一看，全都
被打开了……”
举座毛发直竖。
只有阿臻，风雨不动安如山，脸上

始终浮着讳莫如深的笑意。
旁人问她：“噫，你不怕鬼吗？”
她耸耸肩，风淡云轻地说：
“鬼有啥可怕？我住阳间，鬼住阴
间，河水不犯井水。真要说怕，
应该是鬼怕我呀！鬼来到阳间，
就是侵入我的地盘了，我是阳间
主人，干吗怕他？若说真有鬼，
料想他也绝对不敢胡乱现形，因

为寡不敌众呀！就算他胆大包天地现形
了，也必然会遵守互敬互重的原则，不
会主动袭击我的！”

多年以来一直在商场打滚的阿臻，
下了个睿智的结论：
“我不怕鬼，我怕的是人。人，绝

对比鬼可怕。”
是是是，风起云涌的商场，肯定比

阴森诡谲的古堡可怕百倍。笑里藏刀、
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包藏祸心。在商
场浮沉过的，谁不满身伤痕？
然而，在古堡遇鬼归来的阿嫣，却

是毫发无损的呀！

抗大生活
凌 云

! ! ! !那是 !"#$年秋，陈实所在的抗大九分
校，遭遇日伪军三千多人围击，一番激战，他
们跳出了包围圈，分散到海船上，以班为单
位继续学习。

海上生活不同陆地，加上日寇的封锁，
淡水极少。陈实用海水烧饭，学员们吃着又
咸又涩满是腥味的糙饭，打趣说，嗨，咸海水
代菜了。俗话说，靠海吃海。退潮时，大家在
沙滩上学着渔民蹦跳，这样就把沙里的蛤蜊
引出来了，用水煮一盆。哈！美味佳肴。有时，
还能捉到鱼或螃蟹。

%"&$年 '月，陈实与四个学生一同从上
海投奔新四军抗日。她被送到抗大九分校学
习，全校有 %(((多人，校长是大名鼎鼎的新
四军一师师长粟裕。

学校培训的多是排以上军政骨干，这些
新四军的精华始终是日伪的心头之患，因此
常遭日伪袭击。陈实跟随学校与日伪周旋，
每天急行军，脚上磨出了血泡，腿关节僵直，
不敢弯曲。一次到一小镇，领导照顾女同志，
安排她们住二楼。这可苦了腿脚疼痛，无法
上下楼梯的陈实。下楼时，她灵机一动，见四

处无人，便跨在扶手上，径直滑了下来。
不久，抗大九分校转移至江苏丹阳的回

峰山区。日伪得到情报，纠集了十一个团的
数十倍兵力向九分校围攻过来。

学校武器不足，依据山头顽强抵抗，面
对冲上来嗷嗷直叫的日寇，陈实毫不畏惧，
她与战友们用仅有的武器与敌人战斗。一百
多名优秀的军政骨干牺牲了，战斗力渐渐减
弱，日伪又冲了上来，形势危在旦夕。这时，

陈实忽然感到一阵狂风般的怒吼伴着一阵
猛烈的枪弹，顷刻将日伪压了下去，形势发
生了逆转。原来，粟裕师长知道后，速派一个
旅来解救抗大人员。陈实和战友们得到鼓
舞，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战斗一直
持续到黄昏。

这时，增援部队已经悄然打开了一个缺
口，敌人却毫不知情。夜幕降临，阵地被一片

黑色笼罩。突围时机来临，为了迷惑鬼子，陈
实把军帽挂在小树枝上。他们每人在脖颈上
系条白毛巾作记号，不许咳嗽，杜绝所有响
声。突围开始了，他们要穿过一段山谷中危
险的崎岖小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每个
人紧紧盯着前面的白毛巾，快步急行。敌人
丝毫没有察觉，在他们合围的两山夹谷中，
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跳出
了包围圈，一盘死棋瞬间被盘活！

天亮时，日寇看到阵地上的军帽，误以
为新四军还在，待到山头才发觉，原来是个
大忽悠。十拿九稳的瓮中鳖，竟在一夜间人
间蒸发了。日寇指挥官气急败坏，将树枝上
的军帽狠狠摔下，急起追赶。连追三天，毫无
结果，只得认栽。

经过几天跋涉，陈实所在的九分校来到
淮南新四军四师驻地。他们为牺牲的战友进
行了追悼，擦干眼泪，振奋起精神，又继续了
紧张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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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工笔画，发轫于大唐，鼎盛于宋元以
降而煌煌大观；陈之佛、于非闇的再次崛
起（南陈北于），一举成就中国近现代工
笔花鸟画的又一处高峰而影响着数代
人。前者寓刚于柔，寄动于静，表现着精
粹的内在美，一扫甜俗和犷悍的流弊；后
者“比真花还美丽，比真鸟还活泼”。
海派画家苏正荣，积数十年之工，潜

心他的工笔花鸟，堪称“以书入画、工细
兼力”的杰作而为业内所认可与推
崇———这是源于一个画家的悟性、功力、
心力的积累，才有他如此的画境与气
场———这里主要指画作的线形、质、韵、
势、构等诸方面的审美变化而成就一个
画家的文脉、心魂的外在表现。
可以说，苏正荣的习画过程，是他一

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艺术创作过程；他
从最初临摹历代名家名作，继而执著于工笔花鸟画研
习。他勤勤勉勉，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孜孜不倦地追求
“线条是一个画家语言符号的艺术变化”。

苏正荣说，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每天习画不辍，五
六小时里尘缘放下，潜心画画。他说，自己最有心得是
画“鲤鱼”，那是受吴青霞先生点拨。还有荷花，更是他
工笔画的主要题材。他的荷，花大色清，梗挺叶壮。远观
荷叶田田；近观风姿绰约。窃以为，他的荷不是画出来
的，而是一种“写”。他一般先写叶，侧笔入纸，以点厾法
一气点染，追求墨痕变化而叶心低凹处以留白；再勾
筋，虚实相间；花瓣间一气呵成，后写梗。他更是屏气凝
神地写梗与梗的倚正、疏密、浓淡，以及左右穿插、参差
有致，多少灵与逸在其中。
缘此，苏正荣日复一日地“以书入画”，就是运用书

道来临摹古今名作，再融入自身的悟性，博采众长、融
会贯通地凸显“工细兼力”的工整与细腻的韵力。他的
画面，给人以柔和细腻，构图新颖之感，颇有“眼缘”。他

的画作《仙鹤》被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
画院收藏，《鱼乐图》为北京红旗出版
社收藏，$(()年获任伯年杯书画大展
赛一等奖；新近，苏正荣又入选 $(%$

年版《中国绘画年鉴》。

母子对
陆其国

! ! ! ! %*"* 年中国发生戊
戌变法，从 +月至 "月仅
历百日便告失败，谭嗣同
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接下来则纷传，慈禧太后
还要抓曾参与或支持光绪
皇帝变法，及追随康、梁的
官员，一时间人心惶惶。刑
部主事张元济曾上奏折提
出自己的变法主张，知道
难逃一劫。但这时他最担
心的还是老母亲。史料记
载：“时谣传甚多，甚至上
海亦有先生（张元济）遭逮
捕之谣传。”张元济虽然拥
护这场变法运动，但他毕
竟没有直接参与康、梁密
谋；再考虑到为了不使身
边的老母亲受到惊吓，他
决定不逃离，听天由命。张
元济后来回忆道：
“时谣诼纷纭，谓逮
捕即将及余。余母
处之泰然。余惟恐
缇骑到门，不免惊
及堂上。时步军统领崇礼
兼总署堂官，余因每日进
署，早到晚退，俾知余在署
中，可以就近缚送，不必到
家查抄也。”显然，老母亲
已经知道儿子有可能受到
株连。但面对外界传言，她
却“处之泰然”。可见她已

经作好了面对出现最坏情
况的思想准备。倒是张元
济惟恐有人冲到家里来抓
他，使老母亲受到惊吓，所
以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
里，他一如既往地到署
正常上下班，让大家每
天看到他在这里出现。
尤其是步军统领崇礼也
在署办公，这样即使想
抓他张元济，就不必上他
家里，尽可在这里动手。

%(月 *日（农历八月
二十三）这天，惩处令终于
下来了：“谕旨：詹事府少
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
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
均著革职，永不叙用。”慈
禧太后总算没有杀他们，
只是开除他们三人公职，
永远不得再出来工作。但

即使如此，毕竟也
是沉重的打击。那
个年代，一个人从
小寒窗苦读，一次
次上考场博弈，不

就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
好不容易得到一顶人见人
羡的乌纱帽，且有堪可自
豪的官衔，可是一眨眼，这
一切说没就没了。须知同
时失去的，还有诸多体制
内的既得利益。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张元
济和他老母亲别有意味，
甚至振聋发聩的“母子对”
———张元济是这样表述
的：“余既褫职，晨起见邸
抄，送呈吾母。母诏曰：‘儿
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
轻。’言下抚慰再四。余不

觉捧母手而泣。”当张元济
把朝廷对他“著革职，永不
叙用”的文字递送给老母
亲，告知这一结果时，万没
想到洞察世事、深明事理

的老母亲，回对了他一句
掷地有声的话语：“有子万
事足，无官一身轻！”这话
语充分彰显出了老母亲发
自内心的“处之泰然”！从
张元济向老母亲递送“邸
抄”，到老母亲应对：我有

你这个儿子比拥有什么都
知足，咱不当官浑身轻松
自在！———这样的“母子
对”，是母与子的心有灵
犀，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
震撼。这番话，让张元济
纠结的心得以彻底舒
解，难怪他会忍不住捧
起老母亲的手，止不住
流下了眼泪。这泪是对
老母亲没有因儿子丢官而
有所怨怼；也是出于对老
母亲对儿子的理解，心怀
感恩而流泪。

张元济被革职后，李
鸿章曾派人征询他今后的
打算。此时张元济经过深

思，已萌念启迪民智以救
亡图存，想致力于中国新
文化事业，并有意去上海。
不一日，李鸿章派人通知
张元济，让张元济到上海
去找盛宣怀。之后张元济
到上海，在南洋公学工作
了几个月后，遂进入商务
印书馆。晚清官场少了刑
部主事张元济，却成就了
日后杰出的近代出版家、
古籍整理泰斗张元济！张
元济曾有诗记曰：“无官赢
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
滂。老去范滂今尚在，不闻
阿母唤儿声！”对老母亲的
怀念，溢于言表。

! ! ! !敌人抓住了她的一只

手臂$情急中$她丢掉了记

载抗日工作的小本子%

吉庆有余 &工笔画' 苏正荣

走路的云

火琉璃
鲍尔吉!原野

! ! ! !最华丽的东西是火。它烧起
来，身子左右扭摆，雍容如绸缎。
绸缎是对火外形最贴近的描述，尽
管人不敢用手去摸它。火碰人，但
不让人碰。火苗软，四肢如婴儿身
体一般卷曲自如。冰冷的铁遇到
火，说火比水还要柔软。火的手像
在水上吹过波纹的微风。许多东西
害怕火。但火不清楚这件事，它想
摸一切东西，从山峰到花朵。火把
双手放在冰上，想把冰抱起来，但
冰开始流泪。冰的全部身体只是一
滴泪。对人来说，泪是心里的水。
悲酸的人用眼睛在心的井里汲水。
心脏和眼睛中间没铺设管子，水从
心爬上眼睛很困难。泪水爬上眼睛
是想看一看那些不幸的人。冰从火
的怀抱跑脱，化为水，土地留下黑
黑的背影。冰想看看火的模样，但
睁不开眼睛。大体说，火焰高鼻
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微合眼帘。
火的衣衫比绸缎更明亮，如琉

璃般的罩光，又如向上飞的鱼。金
红的鱼从火里蹦蹦跳跳，钻入虚
空。它们红脊红鳍，像筷子一样
细，没有网能收拢这些鱼。有人说
火家族的相貌全一样，说得不确
切。非洲人长相各式各样，但在外
人看来全一样。有个中国人在赞比

亚被偷了钱包，警察抓到三个嫌疑
人让他辩认。丢钱包的人沮丧地
说，这三个黑人长得全一样，让我
怎么认？火有红脸金脸蓝脸白脸，
相貌不一样，它们的身段瞬息万
变，跳着各自的舞。
人类的视网膜比较简单，看东

西只看个大概。人看不清飞鸟扇动
翅膀，而鸟会看得清。鹰的眼睛在

一万米高空能看清兔子在草丛里拉
屎。人差远了。动物们却看清了火
的舞蹈。火烧起来不仅往四外飘，
还在跳重重叠叠的群舞。每一束火
实为云母片般重叠的薄翼。火分成
一层又一层。如果你眼睛够尖，会
看到它穿着一件又一件火纱衣，又
一件件脱掉。人永远看不到火的胴
体，除非你进入火而又不燃烧。
火的热烈让它交不到朋友。它

拥抱松树就毁了松树，它抱住庙宇
就毁了庙宇，火永远孤独。火捧起
矿石，眼看着液体的金子从石头里
流出来。石头流出黄铜黑铁的汁
液。火不知这是为什么，是什么让

金子汁液从石头里渗
出来，像水一样？而
火跑进森林里，见到
更多的火，火从树上
跑出来迎接火。这些
火以前住在树里吗？火不知道这是
为什么，正如它不知道美丽的树何
以化为焦炭。
富兰克林发现了电，又发现电

不可贮存。粮食、煤炭和金币都可
以放进一个地方，电却不能。铁箱
子尤其不能装电。富兰克林试过把
电装进什么东西里，但上帝没创造
这种东西。爱迪生听说这件事后让
电在电灯里消耗掉。世上可存的东
西是人的东西，比如衣衫和存款。
不可贮存的东西是神的，比如火和
电。不可存的东西都不让人摸，火
以及电。火似乎藏在任何地方———
木头里、煤里、纸里。小时候玩
火，看到火吞吃一张白纸，纸只剩
乌黑的小角，最终消失，火和它同
一秒钟消失。这时心里怅然，想知
道火去了哪里，但不知道它去了哪
里。它从其他的地方出现，如炉
膛。火出来了，披着明晃晃的琉璃
绸缎，一步三摇，把煤和木头烧尽
之后又跑掉。火，它到底是什么东
西呢？


